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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作者安东尼·克龙曼曾在芝加哥大学执教，后担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长达十年之久，现担任耶鲁大学讲席教授（Sterling Professor），在耶鲁大学的本科生院——耶鲁学院的新生项目中执教，教授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学。1968年获美国威廉姆斯学院文学学士学位，1972和1975年分别获得耶鲁大学哲学和法学博士学位。
“人为什么而活”是人生中最重大的问题。然而，在现代研究理想的影响下，今天的大学从教室里摒除了这一问题。在这本雄辩、流畅而又宏大、深邃的著作中，安东尼·克龙曼教授通过考察人文学科的衰微、学术研究理想的转变、大学的转型等重大主题，探讨了大学放弃追寻人生意义的深层原因。作者主张，大学不仅是传播知识，也是探讨生命意义的场所。通过恢复对于生命的意义这一亘古常新的根本问题的追寻，人文学科可以复兴其失去的权戚和声望。
作者围绕“人生的意义”这个被高等教育忽略的问题，对美国高等教育界、美国思想界直至整个美国社会和时代精神进行深刻反思。作者认为高等教育对于人生意义问题的忽略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接着依次从世俗人文主义、研究理念、政治正确性和科学时代的精神这四个方面展开阐述。本书是近二十年来西方文化界探讨大学使命的扛鼎之作, 在美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具体表现为：
世俗人文主义：人生意义问题的疏离
什么是世俗人文主义？世俗人文主义是一种审视和描述事物的世界观，无论是宗教、政治还是社会的教义、意识和惯例必须接受每个人的评判和考察，不能简单地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试图解决和回答人类所面临重要问题时，以批判理性、事实证据和科学探索的方法；不断探索客观真理，要知道新的知识和经验可以不断改变我们不完善的感知世界；通过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我们历史、智慧和艺术成就、及不同我们的情景，可以使我们更加关心生活；寻找一个看得见的伦理行为的个人的、社会政治的原则，以判断他们在提高人类福利和个人责任心方面的能力。世俗人问主义主张无神论和自由主义，直接塑造了现当代普遍的世界观潮流。伏尔泰、英国现代哲学家罗素、爱因斯坦、现代语言学家乔姆斯基都可以被视作世俗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
在世俗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大多数学校选择迎合现实需要，向社会提供物质享受服务、宣扬民主精神。同时，学院倾向于为年轻人的职业生涯做准备，直接帮助学生实现已确定的目标。但是，这样会导致一些人尚未确定自己想做些什么，或对于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的问题很不明确。作者认为学校教育应该帮助学生过一种值得过的且不局限于狭隘的职业生涯成就的生活。本科生的博雅教育课程的目的都是为其学生提供此类机会，但如今关于捍卫人生意义、人生目标和价值的观点在美国高等教育中越来越罕见了，甚至有人认为人生意义问题不适合在学校中研究。
研究理念：现代性研究的前奏与新学科的权威性
学问的生产和传播今天已经是全世界高等教育一个核心的、有组织的目的。所有的美国学院和大学的教师在研究生院开始了解学术职业规范，研究生们把自己的学科思考成独特的研究领域。渐渐地，学术工作呈现出专业化趋势。专业化是原创性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个人不可能拥有本领域中的全部知识，每个人的原创的、昙花一现的点滴都成为日益扩大的沧海中的一粟，而新研究理念下的学者们正希望为知识的沧海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但这种新的研究理念否定了世俗人文主义设想下的人类生活的终极价值。现代研究理念使我们摆脱对生活的圆满性的整体关注，而要求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生活的某个狭小方面。研究理念在今天已经是每个学术性学科工作中的组织原则，但它使人文学科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作为人生意义导师的特殊权威性。
政治正确性：古典主义与多样化思想的碰撞
古典主义对生活的意义提供有组织的教导，这种教导基于一种“内在价值”，而结构主义恰恰谴责这种内在价值的观念。多样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观念也提倡每种前提都存在一个具有价值的理由，但这实质上摧毁了人文学科关于能为探索人生意义问题提供有组织的指导的诉求。种族差异的存在、各文明差异的存在、“自然”和“真理”的存在，这些关于人的自由的观点扩展到了无意义的选择上，但是，人生意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原教旨主义的重要性就体现了，因为人文学科曾经和原教旨主义紧密相联，但信仰不应是独占人生意义问题的权威。
科学时代的精神：科学主导下新时代人文学科的诉求
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工作的教师和学生有很强的目的性，并且能感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大部分社会科学家也是如此。从整体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高等教育领域所享有的威望，是科学和它的产物在我们的文明中享有至高权威性的局部表现。但人文学科则没有分享这一权威性，因为它不属于科学系统的一部分。技术是一种凝聚力，而文化是一种离散力，它本身又缺乏权威性。那我们要人文学科有什么用呢？答案就是，我们需要人文学科去满足我们时代的植根于科学本身的霸权主义中的更深层次的精神期盼。
